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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工程与“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理论契合

任 鹏

(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社会工程”与“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有着高度吻合的理论实质,他们两者在实践取

向、未来旨趣和思维方式上高度契合。在社会工程形态下,“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合规律性、合现

实性与合目的性高度统一的社会发展新模式,它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直接的理论基础(社会科学),

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战略举措(社会技术),实现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

(社会工程),是一个从理论到理念、从举措途径到方式方法、从社会问题到社会愿景再到社会现实

的建构工程。在社会工程视域下,“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实现了“理论(社会科学) 中介(社会技

术) 实践(社会工程)”的贯通、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整合,以及对复杂社会世界的有效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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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Consistency Between SocialEngineering
andtheStrategicThoughtof“FourComprehensives”
REN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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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ocialengineeringandthestrategicthoughtof“FourComprehensives”
agreewitheachothertheoreticallyintermsofpracticeorientation,futuretrendand
wayofthinking.Intheformofsocialengineering,“FourComprehensives”isa
new modelofsocialdevelopmentwhichhasagoodcombinationofregularity,
realityandpurposiveness.Itisbasedonthetheoryofscientificsocialism (social
sciences),andtakescomprehensivelydeepeningreform,comprehensivelyruling
thecountrybylawandcomprehensivelystrengtheningtheparty’sdisciplinesas
strategicinitiatives(socialtechnology).Thenitwouldbuildupawell-offsocietyin
anall-roundway(socialengineering),whichisaconstructionprojectfromtheory
toconcept,fromwaysofactiontowaysandmeans,fromsocialproblemstosocial
visionandthentosocialreality.Fromtheperspectiveofsocialengineering,the
strategicthought of “Four Comprehensives” has theoretically realized a
breakthroughbylinkinguptheory(socialsciences),agency(socialtechnology)
andpractice(socialengineering),integratingscientificspiritandhumanisticspirit,
andeffectivelyrespondingtothecomplexsocial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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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提出,明确了党在新

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新布局,在社会各界引起了热

烈反响和广泛讨论。在讨论的热潮当中,社会工

程研究要证明自己“作为现代社会人类把握世界



基本方式”[1]的价值所在,有责任对这一重大的理

论创新和时代命题,作出自己独特而富有解释力

的回应。
社会工程指涉“以社会科学理论为前提,以社

会技术为中介,改造社会世界、调整社会关系、协
调社会运行的实践活动”[2]5859,其核心是“社会模

式的设计与实施”[3]。借用这一新理念来解读“四
个全面”重大战略思想,必须科学回答如何看待这

一理念在新领域的适用性、创新性和解释力。对

其适用性、创新性和解释力的回答,主要体现为三

个问题:第一,“社会工程”与“四个全面”战略思想

是否有着高度吻合的理论实质,即理论适应性问

题;第二,“社会工程”与“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关

联性在各自的探讨中是否已经“尽人皆知”并成为

“理论自觉”,即理论创新性问题;第三,“社会工

程”所回应的问题是否在“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

贯彻中存在并严重制约着其实现,即理论解释力

问题。

一、社会工程对“四个全面”战略

思想理论实质的科学表述

  1.社会工程的意旨与“四个全面”战略思想

的实践取向高度吻合

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

实践。凡是把理论引到神秘主义方向去的神秘东

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

得到合理的解决”[4]。“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从
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

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

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5]。源自实践、指导

实践是其最显著的理论特色。“四个全面”不是书

斋的产物和思辨的结果,不能以学院式的、纯学理

的眼光来解读,而应该从经济社会发展现实需求

的角度、站在治国理政的高度来理解和领会。而

社会工程恰恰远离了纯粹的思想、实现了“形而

上”的偏转,指涉现实可以感知、可以操作的社会

实践活动,是人们在社会世界中研究社会的方法、
建构社会的活动、规划和设计社会蓝图的统称。
从这个意义来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

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不仅是党

中央对治国理政的新思考和新布局,是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宏大设计,更是一项“以
社会科学理论为前提,社会技术为中介,改造社会

世界、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运行”[6]134的伟大

社会工程。

2.社会工程的“尚未”范畴与“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的未来旨趣高度吻合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长远

目标是从“无”到“尚未”再到“有”的内在目的论过

程。其中,未来指向的“尚未”不是对现状的描述,
而是“唤醒生活,促成一个还处在潜在状态、要是

没有人的首创精神就不可能诞生的世界的出

现”[7],它构成了社会工程活动的根本动力,代表

着希望和有待成功的未知。而社会工程则是对

“尚未”的自觉承担、对“尚未”范畴积极的现实建

构,是在人的主观意识参与下的过程化、社会化、
人工化地实现“尚未”的实践活动。同样,“四个全

面”的战略布局,不是对业已存在的社会实践样态

的描述,而是基于人的存在与发展需要进行的思

维创新的产物,是对未来一个时期社会世界发展

目标和发展举措的人为建构,是“尚未”范畴的具

体化。所以,作为引领社会变革方向的行动目标

和变革社会世界的科学行动指南,“四个全面”也
是一项实现自我设计、变“尚未”为“全有”的伟大

社会工程。

3.社会工程的“整体”思维与“四个全面”战
略思想的“全面”战略思考高度吻合

从社会工程的发端来看,它“是从系统工程发

展起来的”[8],所以,强调“整合性、整体性和系统

性”是它与生俱来的思维特质。早在1857年,马
克思就曾指出:“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

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

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

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

掌握的”[9]。作为现代社会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

基本方式,社会工程内在地包含着艺术精神(人文

和审美)、宗教精神(信仰和理想)和实践精神(改
造和建构)[1]。“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不仅是作为

一个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而对“整体性”极为崇

尚,而且“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面向都贯彻着“全
面”的要求。在战略布局中这种对“全面”和“整
体”的推崇,不仅仅体现在高度上小康社会从“初
步实现”到“不均衡实现”再到“全面实现”,从“建
设”到“建成”的发展演化,以及宽度上改革从单行

路径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的全面

改革,法治“从抽象的上层建筑建设转入了具象化

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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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德自律转向了党委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
思想和制度合力建党,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改进作

风、严明党的纪律”[10],在时间上常态化、在对象

上一体化,而且体现在精神实质上对完美(全面发

展)、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践(建成、改
革、治理)的追求。所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更

是一项需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全面贯彻的伟大

社会工程。

二、社会工程是审视“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的创新视域

  社会工程视域审视的创新性,体现在两个层

面,一是对“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研究来讲,这种解

读视角所具有的创新性,二是对社会工程研究而

言,这也是它本身应用性研究的创新。
从社会工程自身的研究来讲,作为“一个全新

的且有学术风险的研究领域”,社会工程研究燃起

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学术热情,并取得了不俗的研

究成果,俨然成为了哲学研究的“新宠”,但同时

“社会工程的历史亟待挖掘;社会工程的国外状况

亟待 总 结;社 会 工 程 哲 学 的 方 法 论 亟 待 创

新”[6]89。“社会工程”的学术贡献和社会影响力

与研究者对它的期许及它的发展潜质相比,还有

很大的差距。它要焕发自己的光彩,摆脱被人质

疑存在合理性的学术尴尬地位,不仅要周密地论

证自己的范畴、发展自己的逻辑体系,更要走向现

实、走到学术话语的中心领地,对亟待解决的重大

实践问题和战略命题作出自己独特的回应。正如

在首届社会工程理论与方法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一

致认识的那样,“社会工程研究一定要有强烈的问

题意识”[11]。而自觉选择“四个全面”这一重大战

略思想进行应用性审视,无疑为社会工程研究证

明自己的独特价值,并进一步创新发展自己的理

论体系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从对“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解读来看,目前

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战略意义阐释、逻辑关系剖

析、理论内容分析,以及如何实现和贯彻这四个

方面。
学者们普遍对“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重大意

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开
拓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12],“开创了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局面”[13],提出了“党对新

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新要求”[14],是“对共产党执政

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

认识、新把握”[15]。至于“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如

何是新的总结、新的境界、新的发展,学者们的看

法则存在分歧。我们认为,评价和阐释“四个全

面”战略思想不能脱离习近平治国理政系列重要

讲话这个整体,所以学者们对“四个全面”战略思

想理论主题的界定 回答了“如何执政、如何治

国,如何引领国家走向未来的问题”是准确的。但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作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创新的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仍然

处于发展、完善进程之中,只是“初步展示了习近

平总书记长期思考和谋划的关于治国理政的大思

路、大蓝图”[16]。
在逻辑关系的剖析方面,习近平指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
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它们

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17]。这为我们从

总体上界定了“四个全面”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
学界的讨论也基本围绕这个“总体界定”展开。对

“四个全面”逻辑关系的解读,还涉及如何看待“四
个全面”与其他理论或实践主体的关系。目前理

论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点:一是“四个全面”与
中国梦的逻辑关系,二是“四个全面”与经济新常

态的关系,三是“四个全面”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总布局的关系。有学者倾向于从中国梦的角

度来阐释“四个全面”[18],认为“四个全面”是中国

梦的“四维”[19]。在经济新常态与“四个全面”的
关系研究上,比较一致的共识是“四个全面”是主

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的总体布局,也是引领新常态

的科学纲领[20]。目前的问题是对“四个全面”与
“五位一体”总布局之间的关系,是从属、并列、互
补,还是取代? 尚无定论,有待研究。

对“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内容的分析,主要有

两个进路,一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具进行

的针对性解读;二是从实践层面出发进行的现象

学解读。代 表 性 的 观 点 有 借 用“辩 证 唯 物 主

义”[21]“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22]等分析工具,
认为从联系观看“四个全面”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

机整体、从矛盾观看“四个全面”是重点论和两点

论的辩证统一、从实践观看“四个全面”能够把实

践的主体与客体和中介合理地结合起来、从社会

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看“四个全面”能够坚

定中华民族的理想信念。与此不同的是,其他学

者主要是从实践层面出发对“四个全面”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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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进行“现象学”意义上的阐释。代表性的

有,辛向阳分析了“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深厚的历

史逻辑、强大的现实逻辑和未来逻辑[23];张广昭、
陈振凯通过国际经验的比对指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是现代国家转型的必要前提、“全面深化改

革”是破除分利集团的有力武器、“全面依法治国”
是良治社会的应有之义、“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

复兴的政党力量保证[24];姚桓认为贯穿于“四个

全面”的核心追求是最大限度地增加人民福祉,这
是党的宗旨在新形势下的具体体现[25]。

在如何实现和贯彻“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问

题上,学界从观念、方法和举措上都有诸多探讨。
从观念和思维方式上来说,学者们认为,贯彻落实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始终坚持科学精神学会

用统筹协调的方法防止和克服片面性、要始终有

系统思维的思想把“四个全面”作为一项宏大的系

统工程来推进、要始终坚持法治思维处理任何问

题都要以法以章办事[26];同时,还需要各级党组

织和领导干部具有清醒的忧患意识与自觉的责任

担当,因为“没有战略定力、不敢攻坚克难、不能自

我革命,‘全面’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27]。在

具体贯彻方法上,要自觉做到“全面学习领会”“全
面贯彻落实”“全面协调推进”[28]。在落实举措

上,要坚持“四个把握”,把握好关键环节、把握好

重点任务、把握好难得机遇、把握好发展常态[29]。
现有对“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解读,形成了

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并达成了诸多研究共识,尤
其增进了我们对“四个全面”战略意义、理论内容、
逻辑关系及贯彻要求的把握和思考。但从总体上

看,目前的研究还处于初步探索时期,对“四个全

面”战略思想这一分析对象理论特质的把握仍显

不足,对“四个全面”既是宏大的战略布局,又是蕴

含深邃系统思想的科学理论,还缺乏有深度的解

析,以致在实务或工作范式研究与学理性研究之

间顾此失彼。大多数对“四个全面”具体内容和逻

辑关系的解读也还只是泛泛而谈,既缺乏鲜活的

实证支撑,也少见准确、新颖的理论建构。对“四
个全面”的重要性和理论内涵,没有讲透、不够彻

底,甚至还略显牵强,存在着“任意解读”的风险,
不仅无法为深入理解“四个全面”提供强有力的佐

证和支撑,反而可能混淆视听、损伤民众对“四个

全面”的认知、认同,科学性、严谨性亟待加强。
作为在哲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交点上成长起来

的“社会工程”,它倡导社会规律向度、社会条件向

度和社会价值向度的“三维融合”[30]156,抓住了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所力图回应的当代中国社会

问题的本质,不仅适合用来作为对“四个全面”战
略思想的解读视域,而且在学理性的彻底与实践

性的存在之间实现了平衡,可以有效弥补当前研

究的不足,从而实现当下理论研究的创新与发展。
第一,在认识论上,社会工程视域的解读认为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关于社会世界建构的思

想,它比哲学更直接、比经济学更全面地指导着我

们党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科学社会

主义在21世纪中国的现代表述,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创新发展和具体实现。它不仅是一般性的

执政、建设和发展规律总结,更蕴含着对21世纪

中国发展问题和发展条件的特殊性情境认知,还
体现着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的解放的

价值性追求,是合规律性、合现实性与合目的性高

度统一的社会发展新模式。
第二,在本体论上,社会工程视域的解读认为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布

局,其逻辑关系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直接的理论

基础(社会科学),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

国、全面从严治党为战略举措(社会技术),实现小

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社会工程)。而且“四个全面”
战略举措本身也以科学社会主义的改革、法治和

党建等具体理论为基础(社会科学),通过理顺关

系、明确主体、优化机制、出台政策、督察落实为方

法和途径(社会技术),实现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和

从严治党的全面落实(社会工程),在理论内容上

形成了一个指向明确、逻辑自洽的科学体系。
第三,在方法论上,社会工程视域的解读认为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现方式与贯彻路径是一

个从理论到理念、从举措途径到方式方法、从社会

问题到社会愿景再到社会现实的建构过程。“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首先要实现从理论体系到思想

理念的转换,成为社会发展主体进行社会制度创

新、社会关系协调和社会世界改造的自觉要求和

行为指南。其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实现从

战略举措到具体途径、从原则要求到方式方法的

转换,形成科学系统的顶层设计、顺畅有效的实施

体系和健全持续的保障机制。最后,“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发源于社会问题,发生于消解社会问题

的需要和对社会愿景的美好憧憬,发展于社会问

题消解、社会现实改造、社会愿景实现的过程,是
从社会问题到社会愿景再到社会现实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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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

三、社会工程对“四个全面”
现实关照的积极回应

  马克思曾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
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31]。
同样,社会工程的解释力也来源于其满足解释对

象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理论需求的能力。

1.社会工程视域审视,实现了“理论(社会科

学) 中介(社会技术) 实践(社会

工程)”的贯通

如前文所述,“四个全面”不是一般的学理陈

述,而是对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

进行探索的理论总结,是具有强烈问题意识、面向

生动社会实践的科学行动指南。这种理论特质要

求我们对它进行恰当而深入的解释,必须整合规

范性思维与实践性思维,找到连接理论与实践的

社会支撑,使战略思想成功实现向战略布局、战略

实施的转换。社会工程视域很好地满足了这一理

论需求,实现了“社会科学 社会技术 社会

工程”的贯通,以一定的社会科学理论作为逻辑前

提,以比较科学的社会技术作为中介,进而改造社

会世界、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运行。这种视域

对我们理解“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重要启示在

于:首先,“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理解重点在于其

是关联“理论、技术与实践”等多维度的集合体,要
准确解读必须保有整体性的理论自觉并在各维度

深入学习领会,否则很容易出现许倬云所言“议题

分散造成无法聚焦的后果,以致虽有陈述,却不易

分析;数量增加,却难有累计增长。虽然学术探索

领域开拓了,却可能蔓延而难以阐释其义”[32]。
其次,“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实践难点在于对实

现中介 合理的社会规则、社会制度和社会政

策等社会技术的设计,这理应成为我们研究“四个

全面”战略思想的重点攻关对象。

2.社会工程视域审视,实现了科学精神和人

文精神的整合

科学精神的基本内核是独立思考、求真务实、
严谨规范、开拓创新,其中求真是目标,创新是灵

魂;人文精神尊重人的价值,注重人的精神生活,
其目标是追求善和美,核心是以人为本。“四个全

面”作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新

认识、新把握,自然体现了求真创新的科学精神。

但我们时刻不能忘记的是,“四个全面”的战略目

标也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的也好,归根

结底都是为了增加人民的福祉、促进人的自由全

面的发展。社会工程不是只见“工程”,不见“社
会”,而是强调“人类所追求的社会世界是客观规

律性与主观目的性的统一,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

神的一致”,在现代社会我们尤其需要从“科学精

神与人文精神两极对立的社会理论思维模式中摆

脱出来,用人文精神整合以探索、实证、创新、独立

为主要特征的科学精神,从而照亮人类建构现代

性之路”[30]210。这启示我们,在解读“四个全面”
战略思想时,更要看到它深层的人文精神意蕴,
“全面建成小康惠及全体人民,深切满足人民愿

望;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公平正义,增加人民的获得

感;全面依法治国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使人民成

为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全面从严治党体

现人民监督,获得人民支持,打造了‘党离不开人

民、人民离不开党’的命运共同体”[25],并把它作

为落实“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技术路径、方法支

撑和评判标准。

3.社会工程视域审视,实现了对复杂社会世

界的有效回应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应用领域是复杂的社

会世界,面对复杂性问题,“我们被迫在一切知识

领域中运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33]。从

社会工程活动及其概念的生成和本质可以看出,
社会工程活动以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协同学

等理论为基础,运用“整体性思维方式”“非线性思

维方式”和“后现代思维方式”从社会规律、社会条

件和社会价值等三个向度实现了对现代社会世界

整体性、多维性、系统性、模糊性和突变性的深刻

把握[2]127137。这启示我们,在解读“四个全面”战
略思想时,必须深刻把握其社会规律向度、社会条

件向度和社会价值向度。社会规律向度意指“四
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提出和实施以尊重社会规律

为前提;社会条件向度意指“四个全面”战略思想

的提出和实施以既定的社会条件为基础;社会价

值向度意指“四个全面”战略思想追求合规律性和

合目的性的统一。只有站在这个基点来认识“四
个全面”战略思想,我们才能更自信地认同“四个

全面”深刻反映了时代发展趋势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规律,是在新时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的锐利思想武器,是对人民群众关切期待

的集中回应,是对党治国理政方略的发展创新。

535第5期        任 鹏:论社会工程与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理论契合



参考文献:

[1] 田鹏颖.社会工程 现代社会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J].
中国社会科学,2008(4):96 107.

[2] 田鹏颖.社会工程哲学教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12.
[3] 王宏波.社会工程的概念和方法[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0,20(1):46.
[4]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马克思,恩格斯.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5

136.
[5] 曲青山.十八大精神是“四个全面”的总源头 谈“四个

全面”形成的历史逻辑[N].北京日报,2015 03 23
(17).

[6] 田鹏 颖.社 会 工 程 哲 学 引 论 [M].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2006.
[7] 徐 崇 温.西 方 马 克 思 主 义[M].天 津: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1982.
[8] 钱学森.智慧的钥匙 钱学森论系统科学[M].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191.
[9]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
[10] 李清君,孙煌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J].奋斗,2015(3):9.
[11] 何小勇.“首届社会工程理论与方法研讨会”综述[J].辽

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3):26.
[12] 许耀桐.“四个全面”习式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布局[J].

人民论坛,2015(3):5.
[13] 姜迎春.“四个全面”开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新局面

[J].当代电力文化,2015(3):33.
[14] 曲青山.“四个全面”:新形势下党治国理政的总方略[J].

党建,2015(2):27 29.
[15] 辛向阳.“四个全面”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J].理

论导报,2015(3):18 20.
[16] 李忠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演进脉络与重大意义[J].

人民论坛,2015(2):16 20.
[17]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

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

话[N].人民日报,2015 02 03(1).
[18] 黄正平,梁敬国.“四个全面”凸显中国梦顶层设计[J].唯

实,2015(3):24 27.
[19] 贺新元.“四个全面” 实现中国梦之“四维”[J].理论

导报,2015(3):11 14.
[20] 蔡常青.准确把握经济新常态与“四个全面”的辩证关系

[J].北方经济,2015(3):4 5.
[21] 柳宝军.“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辩证唯物主义解读[J].

观察与思考,2015(5):31 33.
[22] 刘文华,范志轩,朱炎.“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哲学意蕴

[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0(2):11

20.
[23] 辛向阳.“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三大逻辑[J].学习月刊,

2015(4):5.
[24] 张广昭,陈振凯.习近平“四个全面”里的中国复兴逻辑

[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 01 15(5).
[25] 姚桓.“四个全面”的核心追求是增加人民福祉 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体会之八十二[J].前线,

2015(4):9 12.
[26] 李君如.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体会之八十一[J].前线,2015(4):5 9.
[27] 辛鸣.“四个全面”彰显的忧患与担当[J].当代电力文化,

2015(3):31.
[28] 刘选启.学习贯彻“四个全面”的重点在全面、关键在落实

[EB/OL].(2015 03 16)[2016 01 27].http:∥www.

qstheory.cn/laigao/2015 03/16/c_1114648379.htm.
[29] 倪洋军.落实“四个全面”要 坚 持 四 个 把 握[EB/OL].

(2015 02 26)[2016 01 27].http:∥cpc.people.com.

cn/pinglun/n/2015/0226/c241220-26600257.html.
[30] 田鹏颖.社会工程的逻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31]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

斯.马克 思 恩 格 斯 选 集:第1卷.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

2012:11.
[32] 许倬云.北美中国学 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M].北

京:中华书局,2010:5 6.
[33] 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M].林康义,译.北京:清华

大学出版社,1987:2.

(责任编辑:付示威)

635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8卷


